
楔 子 

位於五星級飯店頂樓的「豐華饌餐廳」，視野、美食和設計都令人驚豔。 

餐廳吧台以線條洗鍊的大理石打造而成，搭配華麗燈飾與紫色調牆面，營造出雍容華貴的質感。 

餐廳料理更是聘請廚藝功力深厚的國際級名廚精心設計，雖為中華料理卻融入了法式料理的特

色，不僅食材講究，料理創意，獨具巧思的精緻擺盤，增添了視覺享受，宛如一道道藝術品，讓

料理更美味加分。 

晚餐時間，座無虛席，穿著正式的男男女女，或在開放空間的中式圓桌用餐，或選私人包廂，在

不受打擾的環境中，邊欣賞窗外都會璀璨夜景邊享用美食。 

此時，雙人包廂內— 

「我不能嫁給你。」 

李冠宸錯愕地看著辛明玥，無比意外她拒收他的求婚戒，且是直白的拒絕。 

「為什麼？」他眼一瞇，內心霎時惱火，過去她一再拒絕他的追求，他因認為她特別而萌生挑戰

慾，對她拿出難得的耐心，第一次為女人放低身段，討好她。 

如今兩人穩定交往，原本對求婚自信滿滿，未料她會拒絕，令他高傲的男性自尊受打擊，無法接

受。 

「我們……可以再交往看看，或許相處久一點，會發現不是那麼適合。」辛明玥壓下內心情緒，

試圖以平靜口吻建議。 

她因男友方才一番話，內心受到很大震撼，她沒想到他看不起她的職業，還要她婚後便放棄模特

兒的工作，兩人既然認知出入這麼大，或許沒再交往下去的必要，但……她還是在意兩人半年多

的感情，跟他相處的許多點點滴滴還是美好的。 

也許，男友只是今晚態度有異，過兩天就恢復如先前，她不該太快就判他出局。 

「妳今晚若拒收我的戒指，那表示妳不在意我們的未來，也沒繼續交往的必要。」李冠宸臉色一

沉，不惜以分手為由逼婚。 

他向身為女模且名氣一般的女友求婚被拒的事，若被一干朋友及社交圈得知，會成為多大的笑

話？他絕不能允許那種事發生！ 

辛明玥因他威嚇的話，錯愕震驚。 

兩人交往時，她雖能感覺他有著大少爺脾氣，有大男人的獨斷性格，但他通常會尊重她的想法和

意見，沒料面對婚姻大事，他竟強勢得不容她說不。 

她深吸口氣，再次開口，「如果你認為我們不適合，那就……」她很艱難的欲吐出「分手」兩字時，

他打斷她的話搶白。 

「妳好好想清楚，再跟我聯絡，否則我們就分手！」李冠宸早她一步道出這字眼，就算要分手，

也該由他做決定。 

他霍地氣怒起身，不再看她一眼，轉身大步離開包廂。 

辛明玥望著男友悻悻然離去的身影，一臉怔然。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她心口一揪，眼眶不覺漫上水霧。 

她抿緊唇，眨去眼中淚霧，不願在這裡掉淚。 

原打算起身離開，又不希望出去撞見男友，看見桌上未動的紅酒，她索性拿起酒杯，仰頭喝下。 

此刻，她需要一些酒精安定內心千迴百轉的紊亂情緒。 



她三兩下就喝完半杯高級紅酒，卻完全品嘗不出它的高貴價值。 

她深吸口氣，接著拿起桌上另一杯也未動的紅酒，繼續牛飲，看著桌上擺著那瓶已開啟還剩許多

的紅酒，既然酒都開了，不喝也浪費。 

她不急著離開了，拿起紅酒，緩緩倒了半杯，不再牛飲的轉而默默地一口一口啜飲。 

她從不嗜酒，只在工作應酬的飯局，或跟男友吃飯會喝點酒，但現下她不禁想買醉。 

她為突然幻滅而結束的感情難過哀悼，即使兩人尚未真正分手，她已覺得彼此關係瞬間丕變，經

過今晚的事件，兩人很難再繼續交往下去。 

她很難過，原來男友從未支持過她；她很難過她識人不清，愛錯對象…… 

她愈想心情愈沮喪，幾度眼眶泛上淚霧，只能不斷眨去水氣，硬是不讓眼淚落下。 

她靜默地喝著酒，一杯接一杯。不知過了多久，她感覺神智倦累，倒完酒瓶最後一滴酒，眼皮沉

重，一顆頭不由得朝桌面貼靠…… 

身形高壯、穿著英挺的男人，輕敲兩下包廂門板，隨即推開門踏入。 

包廂內，一名女性客人趴在餐桌桌面，因醉酒而昏睡過去。 

因餐廳將打烊，服務生欲提醒包廂尚未離去的客人，卻叫不醒，正向餐廳經理報告，適巧他過來

巡視，決定親自來處理。 

他走近餐桌旁，看一眼桌上擺著頂級紅酒空瓶，她竟將這麼高級的紅酒拿來牛飲買醉……他內心

對被糟蹋的紅酒有些惋惜。 

他再看一眼醉趴在餐桌上的女性，也有些莫可奈何。 

聽服務生轉述，這包廂內用餐的客人是對情侶，且男方安排今晚要向女友求婚，還讓服務生在送

甜點時，擺上求婚戒，特地開了一瓶頂級紅酒要慶祝，但後來不知何故，男人臉色不悅的走出包

廂離開餐廳，遲遲未再返回。 

之後服務生再進來這包廂時，卻見女客人獨自喝酒，服務生不好說什麼，默默地退開，直到打烊

前半小時再過來，對方已醉得不醒人事。 

他微彎身，試著輕聲叫喚對方，趴在桌面、臉埋在手臂的女人忽地一動，抬起頭來。 

他倏地瞠眸一詫。 

是她？ 

他很是驚訝，正想再看清她面容時，她忽地頭一沉，又埋進擱在桌面的雙臂間。 

他於是輕拍她肩頭，她又動了下，這次沒抬起頭，只是露出半張臉，雙眼仍閉闔。 

他盯著女人露出的半張側臉瞅瞧，俊容面露一抹困惑。 

真的是她？他與她有十數年未見，按理說不太可能一眼就認出她來。 

何況眼前的她，與記憶中的她差異頗大，光膚色就完全不同。 

但為何方才與她正面相對的剎那，他會將她與記憶中那女孩聯想在一塊？ 

因叫不醒她，他只能略微出力的推推她肩頭，拉拉她手臂，邊好言提醒她，不能在這裡睡覺。 

「好吵……」她忽地喃喃低語。 

她的聲音也令他無法確認，不好貿然用記憶中的名字叫喚也許是陌生人的女性客人。 

「小姐，餐廳要打烊清場，我扶妳到餐廳外的公共空間休息，或者替妳叫計程車？」他再次溫言

建議，邊拉起她一隻手臂要將她攙扶起身。 

想想這還是第一次在他的餐廳遇見獨自喝到醉昏沉睡的女客人。 



「我要睡覺……不要醒來……我不會哭的……」她喃喃又道，聲音輕微哽咽。 

只要睡著，她就不會去想失戀的煩心難過事，她更不願去想男友過去待她是真情或假意？ 

她雖還閉著眼，低聲囈語，他卻已能仔細瞧望她的臉。 

「辛明玥。」他緩緩吐出這個已太久沒提起的名字。 

聽到有人叫喚她，她勉強張開眼，視線有些模糊的望著拉著她手臂的高壯男人。 

「你是？」她愣問，用力眨眨眼，欲看清對方。 

「我是—」他才要道出也許被她遺忘的名字，她忽地張大眼瞅著他。 

「成炎！」她伸手指著他，訝異喚道。 

他因她輕易認出他，不由得驚愕，她變了很多，而他也跟年少有很大差異。 

「真高興妳認得我。」他唇角一揚，感到寬慰。「我幫妳叫計程車送妳回去，等妳酒醒了，我們

再找時間聚聚。」雖驚喜意外巧遇，但此時她的狀況，不適合兩人敘舊。 

他攙扶她欲走出包廂，她忽地腳下一軟，將全身重量都倒向他。 

他愣了下。「喂？」 

未料她再度閉上眼昏睡過去，任他怎麼叫喚都叫不醒。 

當他看見她眼角緩緩淌下淚，心口不由得輕抽了下。 

我不會哭的…… 

前一刻她囈語的話，教他回想起在許多年前，年僅十三歲的她，曾說過相同的話。 

當時的她眼眶泛紅，卻逞強著不願掉淚…… 

第1 章 

國一的辛明玥，蓄著肩上短髮，擔任糾察隊，在放學時幫忙指揮交通。 

「同學，不能亂丟垃圾，請撿起來。」她看見走出校門的一個男同學將喝完的鋁箔包隨手丟在人

行道，忙上前出聲糾正。 

男同學轉頭看她一眼，輕嘖一聲，「愛撿自己撿。」不理會她，跟同行男同學甩著書包，邊笑鬧

著走離。 

她撇撇嘴，雖心生惱意，顧慮已放學，沒追過去強行叫住走離的那人將垃圾撿起。 

她走上前，彎身撿起鋁箔包，連同牆邊一個食物紙袋也一併撿起。 

不遠處，成炎站在對面人行道看著，一邊等待司機來接他。 

他跟辛明玥同班已兩個多月，彼此並沒什麼交情。 

嚴格來說，是他拒絕她熱心腸的關懷。 

外型白淨斯文、成績優異，且家境富裕的他，一直頗受女生青睞。國小就不乏班上女生為他爭風

吃醋，而那令他覺得反感且幼稚。 

他從小個性淡漠，不愛與人熱絡深交，又因母親緣故或父親工作調度，他國小就換了三所學校，

那讓他更難交到朋友。 

因家庭因素，造就他內心早熟，卻也變得孤僻，即使換了新環境、新學校，他也無意交朋友，因

他清楚，也許不用多久又可能轉學。 



但當辛明玥得知他是因搬家才轉來這兒就讀，在班上擔任風紀股長的她便主動跟他攀談，熱心表

示若對這附近環境不熟，她樂意當導遊。 

見他因父母工作及搬家緣故，耽誤到開學時間，晚了一個星期才來上課，她便熱心地要把上課標

記的課本重點及各科筆記借給他，若他對已上過課的內容有問題也能問她，不過她也坦言，她的

成績只是普普。 

未料她的行為引起班上幾個女生反感，以為她一再藉故想跟他接近，認為她別有居心。加上他的

反應冷淡，之後考試他的成績排名第一，她便不敢再主動要借筆記或想教他功課。 

逐漸地，她不再對他特別關照，彼此也沒什麼談話機會。 

一開始他對辛明玥沒什麼感覺，甚至因她屢屢想和他攀談，有些不耐煩。 

但一段時間過後，她不再刻意找他談話了，他反倒不自覺地觀察著她。 

在班上擔任風紀股長，在校內擔任糾察隊的她，很有責任心和正義感，看見不對的事便會指正，

也因此難免樹敵。 

班上不少男同學私下說起她，都認為她是凶巴巴又粗魯的男人婆—因她身高比班上一大半男生

高，是女生裡最高的一位，且皮膚比一般女生黑，講話嗓門大，完全不像女孩子…… 

他對那些批評並不認同，就他所見，她是個很有精神活力、樂觀開朗、個性直率的女生。 

儘管他對她態度冷淡，加上有女同學對她的行為腹誹，她不再如先前那麼熱絡跟他攀談，但每天

一早來學校碰到面，她仍一臉精神奕奕向他主動問候、打聲招呼。 

不像一些女同學，刻意在他面前裝模作樣，故做害羞，卻又想跟他接近示好，令他更心生微詞。 

雖對她逐漸多了幾分好印象，但聽到旁人批評她，他也不會替她說什麼話，依然獨善其身。 

不一會，一輛進口車停在他面前，司機下車為他開了車門，他彎身坐進後座，沒再注意對面人行

道上的她。 

倒是這邊撿完垃圾的辛明玥，一轉頭看見站在對面的他，才打算朝他揮揮手道再見，他已彎身坐

進自家車，揚長而去。 

她放下才舉起的手，不以為意。 

就算他看見她向他打招呼，也不一定會有回應，但她還是習慣在看到他時，主動向他問候一聲。 

她並非看見每個同學都一逕熱絡笑咪咪地先向對方打招呼，卻每每看見他，見他獨來獨往、顯得

冷漠的神情，便忍不住先跟他問候，試圖打破他的面無表情。 

因他出色的外在條件，加上成績優異，且上下學都有專車接送，女生們已封他為王子。除了班上

不少女生，聽說隔壁班也有女同學心儀他。 

班上幾個男同學剛開始曾約他下課去打球或玩電動，融入他們的圈子，但都被他淡然回絕，之後

男同學也不太跟他殷勤攀談。 

他並非被排擠，相反地，是他有意與大家隔離。 

那讓她有點看不過去，不願見他搞孤僻，是以仍忍不住主動向他問候。 

最近面對她主動打招呼，他不再如剛開始那麼視若無睹，偶爾會跟她回應一聲，甚至扯一下唇角，

面露一抹輕淺笑意。 

那讓她莫名感到欣慰，也就持續向他主動問候。 

翌日放學後，辛明玥結束完指揮交通服務，返回校內，騎著腳踏車要返家。 

才騎一小段路，她意外看見旁邊人行道上成炎的身影。 



「成炎。」她騎著腳踏車靠近，開口叫他。 

成炎轉頭看她，「嗯。」淡應一聲。 

「你要去哪裡？」她好奇問道，他向來一放學就被自家車接送回去，還不曾看見他在外流連。 

「回家。」 

「回家？走路回去？你家司機呢？」她忍不住又問。 

「他送我媽去機場，回來途中車子拋錨。」面對其他人發問，他未必會多說什麼，但對象是她，

他便如實告知。 

「你家多遠？要不要我載你？」她不禁熱心說道。 

他看一眼她的「座車」，刻意揚了下眉，面露一抹不認同。 

「我載得動你的。」以為他是怕她載不動他，連忙強調。「我大弟比你重，我都載得動了。 

「要真不放心，讓你騎，我坐後面。」她給他另一個選擇。他走路回去應該有一段距離，且他對

這裡的路況並不熟。 

「我不會騎腳踏車。」他坦言。母親認為騎腳踏車太危險，也沒必要，完全不讓他學。 

「那就我載你。」辛明玥不禁堅持道。 

「不用。我知道怎麼回去。」成炎謝絕她的好意。原本要搭計程車，一時攔不到，索性選擇走路。 

「那我陪你用走的。」辛明玥轉而將腳踏車牽上人行道，選擇配合他。 

成炎意外她的舉動，斜睨她一眼，故意道：「幹麼？藉機跟我親近？」 

聞言，辛明玥吶吶地抬眼看他，隨即噗嗤一笑。 

「我知道你很有異性緣，被女生愛慕怕了，但我對你沒有那種想法喔，我承認對你有多一分在意，

但那是基於同學的情分。」她藉機想跟他好好談談，「不過你可以不理會女生示好，但也沒必要

跟全部的人隔離，當個孤單憂鬱王子。」 

成炎因她的話微訝。「我不孤單憂鬱。」他辯道。他是有些孤僻，但思想並不憂鬱。 

「我知道你很聰明，也許還有點自負，可能認為同齡同學都很幼稚，無意融入群體中跟大家嬉鬧。」 

她常在下課後，看見他獨坐在座位上，無視旁邊的熱鬧笑談，一雙眼注視著窗外天空，又或自成

一格，不在意周遭吵鬧，安靜看著書。 

他看的書並非課本，而是一些外國名著。 

「我沒這麼想。」成炎試圖要反駁，卻又懶得解釋，「若妳這麼認為，那就當我是那種人。」 

「如果不是那麼想，那就是你刻意不要交朋友。為什麼？」辛明玥並非一逕地認定他的心態如何，

只是想推敲他真正的想法及處世態度，或許是因為過去沒遇到個性這麼淡漠的同學，她不自覺想

瞭解他。 

「沒必要，反正現在結交的朋友也不會長久。」 

「才不會，如果你跟我交朋友，一定可以友情長久。」她脫口承諾。 

成炎偏頭看她一眼，愣怔了下。 

「我說的是真正的同窗情誼，不是什麼男女朋友喔。」怕他誤會，她再度強調。 

「吶，成炎，要不要跟我交朋友？」辛明玥一副哥兒們口吻，一手拍拍他肩頭問道。 

雖說班上有些男同學認為她凶巴巴像男人婆，但她也跟不少男同學打成一片，甚至比跟女同學相

處得自在，她不介意被當成哥兒們。 

成炎對她的話再度怔了下，卻沒回答。 



兩人步行數分鐘，轉個彎，銜接一所國小圍牆旁的人行道。 

「大姊！」忽地，有人叫喚她。 

辛明玥看見三弟從那方側門邊跑出來。 

「明康，怎麼還沒回家？又跟同學打架？」見三弟身上制服沾著泥巴，臉頰也有傷，她皺了下眉

頭，將牽著的腳踏車停好，忙上前關切地問：「明勇、明威呢？」 

她奇怪三弟這時間怎麼還一個人留在學校？她三個弟弟唸同一所國小，平時三個人會一起走路回

家。 

「大哥、二哥要練球，要我今天跟同學一起回家不用等他們。結果……有同學笑我沒媽媽，我就

跟他打了一架，怕被大哥罵，所以在這裡等大姊，再跟大姊一起回家。」才國小三年級的辛明康，

說得委屈難過。 

辛明玥聽了，一陣難過心疼，她伸手揉揉弟弟的頭，溫言安撫道：「大姊不是說過，別因這種事

跟同學吵架。會笑你的，是他們太幼稚，別理他們。」 

她彎身拍去弟弟身上皺巴巴的衣褲沾上的塵土，邊又道：「打架受傷不是更難過。下次告訴那幼

稚鬼同學，我們不是沒有媽媽，我們的媽媽在天上，她在天上保護我們。而在家裡，有我這個大

姊代替媽媽照顧你們，知道嗎？」 

「嗯。」辛明康點點頭。 

「還有，以後不能自己一個人放學後還留在學校那麼久，那可能會遇到危險。」她藉機向三弟叮

嚀提醒。「走吧，大姊載你回去擦藥。」 

辛明玥轉身對一旁的成炎道：「對不起，我先載我弟回去，不能再陪你走路了。」 

他們的家在同一方向，不過她家稍遠一點。現下三弟跟同學打架受傷，雖只有些微擦傷，還是得

先回家處理傷口。 

「沒關係。」成炎一臉無所謂，原就沒要求她走路作陪，何況都已走了一半路程，離他家已不遠。 

他看著她拿起弟弟的書包，放進前頭已放著她書包的腳踏車籃子，再將腳踏車牽下人行道，待弟

弟坐上後座，她這才騎上腳踏車，邊向還站在一旁的他道聲再見。 

成炎望著她載著弟弟離去的身影，不覺觀望半晌。 

他先前聽說她母親在她國小就病逝，卻沒想到她的弟弟會因沒媽媽這件事被同學嘲笑，甚至因而

打架。 

看見她溫言安撫弟弟的情景，令他心生意外，也有抹動容。她與他同齡，她就要姊代母職照顧三

個弟弟，她安慰弟弟的話也表現出她的心智成熟與豁達。 

他向來自詡自己比同齡孩子成熟，如今才覺得她才是真正因成長環境而歷練出早熟，他甚至能看

見她臉上流露一抹母愛溫暖，教他心生敬佩。 

他雖有母親，卻不曾感受真正的母愛溫暖…… 

這一日，是成炎與辛明玥同班近三個月，對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星期六下午，成炎坐在自家房車內，司機正要送他去上鋼琴課，他無所事事望著車窗外。 

他看見路邊蹲著一個身影，愣了下。「等等。」他開口要司機停車。 

那是辛明玥，似乎她的腳踏車出了問題。 

他難得多事，要司機將車停靠一旁，下車走向她。 

辛明玥因腳踏車掉鍊，正蹲在地上動手修理，卻遲遲無法將鍊子套妥，她不免有些氣惱，想到一



些事，更覺心煩難受。 

「可惡！連你都要跟我作對。」她氣惱抱怨，一雙手沾到鍊條上的針車油，黑抹抹的，動作更為

粗魯。 

「怎麼？跟腳踏車生氣？」身後突來的聲音，教她驚了下。 

她轉頭仰起臉，看見穿便服的成炎，高䠷身形佇立在她身前，愣怔了下。 

「你怎麼會在這裡？」這裡離學校有段距離，也不是他回家方向，且今天學校放假。 

「去上鋼琴課。要搭便車嗎？」心想她的腳踏車可能修不好，不介意讓司機送她一程。 

「不用，謝謝。」有些意外他會邀她搭便車，心下竟有些感動，眼眶不由得微紅。 

「妳怎麼……發生什麼事？」成炎低頭望著她，察覺她神色萎靡，不同之前一看到他，總面帶笑

容，精神奕奕。 

「沒……」辛明玥搖搖頭。被他一問，竟有想哭的衝動，她其實一直在隱忍悲傷。 

「我外婆她……生病住院……」她說著，聲音一哽。 

「情況怎麼樣？住哪間醫院？」他從不在意不相干的人，卻因她的緣故，心生一抹在意。 

「聽說很嚴重……外婆跟舅舅住在臺北，我爸早上搭車去探病，我很想一起去，但要照顧弟弟。」
她很擔心害怕，卻必須堅強，代爸爸好好照顧三個弟弟。 

因全家人一起去臺北花費太貴，也不方便，父親要她留在家裡，他去探看外婆就好。 

「妳擔心得想哭吧？」看出她極度壓抑著情緒，那令他不禁在意她的心情。 

「我不會哭的。」辛明玥抿抿唇，用力眨去眼眶些許水氣，強調。 

「難過時想哭很正常，不需刻意壓抑。」尤其她是女生，哭泣並沒有什麼。 

「我不會哭的。」她搖搖頭又說一次。「我答應過我媽不會再哭了。不管以後遇到什麼事，都不

會哭……」說著，她聲音不由得又輕哽，鼻間又泛酸。 

當初媽媽病危時，她在病床旁哭不停，媽媽要她別再難過哭泣，要她勇敢堅強，替她照顧三個弟

弟，還有爸爸，那媽媽在天上才會安心。 

因為跟媽媽的承諾，她往後遇到傷心難過的事，總忍著不輕易掉淚，尤其不能在弟弟們面前表現

軟弱無助。 

媽媽過世後，外婆也告訴她，身為長女，她今後要辛苦地姊代母職，幫忙照顧弟弟們。 

她雖跟外婆相處時間不多，但她一直很喜歡外婆，外婆也代媽媽教了她很多事，有機會便會鼓勵

她、安慰她，她很害怕……會再次失去重要的親人。 

成炎聽了，不由得替她有些心疼，而那是他不曾有過的情緒。 

他伸手將蹲在地上的她拉起。 

辛明玥抬眼看他，納悶他不僅將她拉起，還將她拉往三、四步距離的一棵路樹下。 

「哭不代表軟弱，適當的宣洩情緒才能更勇敢前進。」他聲音溫潤說道，從口袋掏出手帕塞進她

手心。 

「妳替這棵樹澆點水，我不會看妳的。」將她拉到樹幹另一側，他隨即背過身，面對馬路、手插

褲袋站立著。 

辛明玥因他的舉動和言詞怔了怔，低頭看著他塞給她摺得整齊方正的白色手帕，心口漫上一股熱

度。 

他要她改在這棵樹下哭泣，太刻意的舉動她哪哭得出來？ 



雖這麼想，但她又想到病危的外婆，心口一揪，眼眶瞬間漫上水霧，她蹲下身，忍不住掉下眼淚。 

已許久不曾哭泣的她，抑不住眼淚一顆接一顆滑下臉龐，卻仍哭得壓抑，雙肩輕顫。 

成炎雙臂盤胸，望著馬路時而駛過的汽車、機車。雖然她沒有哭出聲，但他能感覺身後蹲在樹幹

後方的她正無聲掉淚，釋放壓抑許久的情緒。 

好半晌，辛明玥站起身，用他的手帕抹抹臉，吸吸鼻子，繞過樹幹，朝他走近一步。 

「澆完水了？」成炎這才轉身看她。她眼眶紅紅的、鼻子紅紅的，他卻覺得她的神情比前一刻自

然多了。 

「這樣很奇怪。」再次面對他，她不免一陣尷尬彆扭，他一副替她把風的情景很是詭異。「萬一

被路人誤以為我蹲在樹後尿尿，豈不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她以玩笑口吻欲化解尷尬氣氛。 

「會開玩笑，表示心情舒緩了。雖然情況不明還是會焦慮擔心，但別把自己繃太緊，我相信妳外

婆會度過危機。」他難得對人表達安慰。 

辛明玥因他的話，眼眶不由得又漫上水霧，哽咽道：「謝謝你，成炎，原來你很溫柔，我之前誤

解你，真不好意思。」她朝他揚起一抹笑。 

聞言，成炎愣怔了下。他絕不是溫柔的人，他已習慣對人淡漠，卻不由得關心起她，他的行徑連

自己都意外。 

「你不是要去上鋼琴課？我沒事了。我還要去買菜準備晚餐，先走了。」辛明玥朝停在幾步距離

的腳踏車走去。「手帕我洗好星期一再還給你。」轉頭又對他說道。 

回想方才情景，她還是心生尷尬，那不同她平常的個性表現。 

「腳踏車不是壞了，妳要牽回去？」這裡離她家距離應比從學校返回還遠很多。 

「我先牽去腳踏車店修理。」 

「算了，我好人做到底，讓司機載妳。」不待她回應，成炎邁大步走向停在一旁的自家房車。 

他向等在車裡的司機交代一聲，司機隨即下車，將她的腳踏車抬進後車廂。 

「上車。告訴葉叔叔腳踏車店在哪裡？」成炎直接拉開後座車門，要神情怔愕的她上車。 

他不是溫柔熱心的人，但面對她，他不自覺就做出不尋常的舉動。 

稍後，他陪辛明玥到腳踏車店，並沒立即就離開，而是等到她的腳踏車修好後才準備離去。 

辛明玥向他和司機叔叔再次道謝，朝坐上車的他笑笑地揮手道再見。 

看見她再度面露熟悉的笑容，成炎內心感到寬慰，完全不在意因她而耽擱上鋼琴課的時間。 

第2 章 

翌日中午，成炎接到辛明玥來電，頗為意外。 

這是第一次她打家裡電話找他，而他其實已有手機，且是班上唯一有手機的人。 

「我爸爸剛才打電話回來，說外婆比較穩定了，雖還住在加護病房，但已經沒有生命危險。」當

她知道這消息，第一個便想通知他。 

「喔，那很好。」成炎聽了替她鬆口氣。 

「成炎，昨天真的很謝謝你。」若沒有遇見他，她一定壓抑著極度悲傷焦慮的心情，會難受得無

法用平常態度面對弟弟們。 



「沒什麼。」成炎淡應，不過一件小事罷了。 

「吶，我中午請你吃飯道謝好不好？」辛明玥忽地提議。 

成炎愣了下，才要回絕，卻聽她熱絡道：「我家沒有什麼山珍海味啦！不過是我的招牌料理—香

腸臘肉蛋炒飯，是用我爸自己灌的高粱香腸跟醃臘肉當配料，外面吃不到的喔。」 

他應該直接拒絕的。他對香腸跟臘肉沒興趣，或者應該說母親從不讓他吃那種醃製品，但電話中

辛明玥語氣熱絡的邀請，他竟不好一口回絕，首次答應去同學家吃飯。 

成炎讓司機載他到辛明玥的家，雖然離他家還不到五分鐘的車程，但這區域的住宅是整排的二樓

半透天厝，還有幾間鐵皮蓋的工廠，甚至巷子另一方盡頭能看到不遠處的山貌，不若他家那區域，

是幾棟新興的大廈公寓自成一格。 

雖然前一刻答應來她家吃午餐，但這下他不免有些後悔，覺得彆扭。 

當司機將車停在她家門前時，他猶豫著是否要離開，自行解決午餐，接著去上才藝課，一如每次

的假日作息。 

他正要向前座司機說一聲，這時有人敲車窗。 

成炎降下他這方車窗，車窗外是一張有些熟悉的小男孩臉孔。 

「你是成炎哥哥對不對？」辛明康笑咪咪地問。 

那天他在學校等大姊時，看到大姊旁邊有一個大哥哥，大姊後來告訴他是班上同學，但那時他沒

特別看清對方長相。 

「大姊怕你找不到我家，要我出來看看。如果看到黑色大車子，應該就是你來了。」 

成炎這下不好說要離開，只能開門下車，要司機先回去，稍晚再過來接他。 

成炎跟著辛明康走進辛家，隨即看到客廳裡她另兩個弟弟，分別就讀四、五年級的辛明威、辛明

勇，看到大姊的同學到來，皆熱情歡迎。 

「我大姊在廚房煮飯就快好了。」 

「大姊說你像王子，真的欸！」 

「雖然我們家有點窮，但大姊煮的蛋炒飯非常好吃，你一定會喜歡。」 

她三個弟弟你一言我一語跟他攀談起來。他們跟她一樣，都很好客，個性活潑且話多，能想像她

家隨時熱熱鬧鬧的，那令他有些羨慕。 

一開始成炎還覺彆扭，但很快就放下拘束感，跟她三個弟弟閒聊起來。 

「開飯囉！」廚房裡，辛明玥朝客廳這方喊道。 

三個弟弟立刻拉著他一起走到廚房的餐桌旁。 

「你們在外面沒說我壞話吧？」辛明玥故意問，邊從碗槽拿出幾副碗筷擺上桌。 

「他們都說妳好話。」成炎笑說。 

她儼然是弟弟們的榜樣，是個好大姊，同時又扮演慈母的角色，令他佩服。 

「好香！」三個弟弟圍坐在餐桌旁，紛紛拿起碗便要搶食桌上一大盤熱騰騰、香噴噴的炒飯。 

「客人先用。」辛明玥拿起大湯匙，先舀一碗蛋炒飯擺在成炎面前。 

成炎低頭看著她盛給他滿滿的一碗蛋炒飯，怔愕了下。 

雖然食物香味四溢，粒粒分明、泛著油亮、裹著蛋液的黃色米飯，切片切絲的香腸、臘肉、碎青

蔥及切丁紅蘿蔔，配料豐富，卻只令他覺得油膩，太重口味。 

從小母親就對他的飲食有一套嚴苛標準，許多食物禁止他食用，一再強調是為他的健康著想。 



母親不會下廚，家裡三餐由鐘點幫傭料理，包括他午餐的便當，也是幫傭阿姨做好再送到學校給

他，假日亦由幫傭定時來家裡準備好三餐才離開。 

關於幫傭煮的食材，全要遵照母親的要求才行，即使偶爾跟父母外出用餐，也都由母親選擇餐廳、

替他點餐。 

他不曾跟同學獨自去外面吃過飯，而來同學家裡吃飯更是頭一遭。 

因吃慣養生清淡食物，面對這重口味且以醃製肉品為主要配料的蛋炒飯，他怕不合胃口，可能對

熱心請他吃飯的辛明玥感到不好意思。 

他抬眼，卻見辛明玥跟三個弟弟已各自端起碗，大口吃食。 

「成炎哥哥，你吃一口一定會愛上的。」見他尚未開動，大弟辛明勇向他再次強調。 

辛明玥聽了倒覺得不好意思。「沒那麼誇張，你吃吃看，真吃不慣也沒關係。」 

前一刻興致勃勃邀成炎來家裡吃飯，是為表達對他感謝的誠意，但這會才想到，以他的家境，肯

定吃慣山珍海味，說不定對她這自豪且受到弟弟們和爸爸喜歡的香腸臘肉蛋炒飯，覺得平凡無奇。 

成炎拿起湯匙舀一口炒飯品嘗，他的味蕾不覺一陣驚豔。 

他是吃過不少高檔料理，但因母親很注重身材保養及養生，他吃到的料理多偏清淡，或只吃食材

本身的自然風味，對於這種母親嚴禁的食物，他原以為自己會排斥，未料竟讓他胃口大開，不自

覺便將一大碗炒飯吃完。 

辛明玥見狀，很高興，忙又再替他添一碗。 

成炎想推拒，辛明玥以為他客氣，便強調今天有多煮，足夠每個人吃上兩碗還有剩。 

成炎只能接下碗，繼續吃。 

這是第一次，他一餐吃這麼多米飯，且是吃得最津津有味的一餐。 

這是第一次，他感受到無比熱鬧的用餐氣氛。 

他其實話不多，但她和弟弟們聊學校的事、談功課、聊電視或遊戲，話題不斷，也會一再將他扯

入，加入談話中。 

原本吃完飯，他便該告辭，未料她二弟辛明威竟拿出一盒大富翁，邀他一起玩，只因前一刻他說

沒玩過那種桌遊。 

他要推拒，卻推拒不了。三個弟弟搶著要教他玩，令他尷尬又沒轍。 

辛明玥在一旁收拾碗盤清洗，也笑咪咪的要他多留一會，難得弟弟們對初次相處的他很有好感。 

稍後，辛明玥也加入遊戲中，幾個人開心玩樂，令成炎也很快融入其中。 

眼看上才藝課的時間已到，他卻不打算離開了，且遊戲玩到一半，她的弟弟們也不准他中途落跑。 

他只能打通電話，向司機說一聲，要對方先不用過來接他，待他要回去會再跟司機聯絡。 

於是，成炎無顧慮地跟他們繼續玩大富翁，一晃眼已到傍晚。 

第一次玩桌遊的他就成了大富翁，成炎不免有些得意洋洋，而輸家的辛家三兄弟不死心，向他要

求下次再挑戰。 

不僅辛明玥說過要跟他交朋友，連她三個弟弟在得知他沒什麼朋友後，也表示要跟他當朋友。 

「以後你常來我家，除了玩大富翁，我們也可以一起去打球，或去山上跟田裡玩。」辛明勇帶頭，

先跟他約定。 

成炎笑笑地點點頭。他原無意跟人深交，卻因辛明玥的關係，也跟她家人產生交集。 

他正打算聯絡司機來接他回去，這時辛父正好回到家。 



辛父先向辛明玥和兒子們再次說明外婆狀況後，因她難得約同學來家裡，熱情的留成炎吃晚餐。 

他竟又拒絕不了，被半強迫地留下來，在她家多吃了一餐。 

而下個週日，辛明玥又約成炎去她家，因她爸爸要帶他們去附近親戚家的田裡「控窯」。 

成炎從沒「控窯」過，母親若知道也絕不會同意，可他很想嘗試，於是他瞞著母親在週日去辛家，

之後跟辛家人度過一個特別且歡樂的下午時光。 

晚上十點，才返家的成母來到兒子房間，臉色微慍。 

「鋼琴老師跟小提琴老師說你今天也沒去上課，這是怎麼一回事？」 

兒子上週日就曠了兩堂音樂課，她隔天問兒子，他只說有事去同學家，因兒子無意多解釋，又是

偶發事件，她便沒再多問什麼，但若變成慣性，她絕不能放任不管。 

「去同學家。」坐在書桌前的成炎抬眼看向站在門口、打扮時尚的母親，只淡然回一句。 

他父母總是晚歸，父親因工作常需加班或應酬，母親也有自己的興趣事業，除了工作，她更活躍

在自己的交際圈。 

父親不太管他，但母親一直對他要求嚴格，即使陪他的時間少，卻將他的時間安排得滿滿的。 

他保持學校成績名列前茅還不夠，母親從小就要求他學鋼琴和小提琴，要他加強英文能力，在他

的假日都排滿補習和才藝課，連平常日晚上也有幾堂音樂課。 

雖對學琴不排斥，他也有天分，但現在不禁有些反感，認為不該把課餘時間都花在那上面。 

他有其他想做的事，有令他更覺新奇有趣的事想去經歷嘗試。 

他開口跟母親談條件，要求減少音樂課，他想有真正的假日自由。 

「什麼？」成母走到兒子旁邊，一臉愕然。兒子竟跟她談條件！ 

「我少上幾堂鋼琴跟小提琴，不會有什麼影響，不會因這樣就變生手。我以後也沒要朝音樂發展，

不需練到琴技精湛絕倫。」無視母親臉色微慍，他勇敢表達想法。 

過去沒表達異議，是因他假日常一個人在家，去上課練琴才不會覺得太寂靜，如今，他輕易喜歡

上辛家的熱鬧氣氛，喜歡跟辛明玥及她弟弟們一起玩樂，比起一味反覆練琴有趣多了。 

「你不想上音樂課，放假要做什麼？在家裡看漫畫、打電動？還是出去跟人瞎混？」成母蹙起眉

頭，一臉不認同。 

即使兒子一直成績優異、聽話懂事，她仍鬆懈不得，就怕他交到壞朋友走偏了。 

她因工作忙碌無法時刻盯著兒子，只能安排司機接送他上下課，就為避免他下課後去她不知道的

場所而學壞。 

她替兒子在週末假日排滿英文和音樂才藝課，除了為他好，加強他的外文能力，讓他培養音樂興

趣外，也減少兒子一個人在家的時間。 

她不希望兒子放假跟同學外出，若她不清楚兒子去哪裡、跟誰在一起、又做了什麼，她會很不放

心。 

她對兒子有十足的掌控慾，但她是真心愛著唯一的兒子，對他的一切安排都是為他好。 

「媽，我已經十三歲了。」成炎刻意強調。「我知道妳是為我好，但我早就能分辨是非善惡，我

不會做出讓妳傷心或丟臉的壞事，但我也不想全盤聽妳的安排，以後星期日我要自己過，別再排

課了。」他向母親果斷道出決定。 

「就這樣，我去洗澡了。」他起身，逕自就離開房間。 

成母一臉錯愕，怔怔地望著兒子離開房間的背影。這是第一次，兒子對她語氣嚴肅地表達意見，



且沒等她同意逕自就下結論。 

難道這是所謂的國中生叛逆期？她以為她從小聰明懂事聽話的好兒子，不會像一般時下孩子有叛

逆期。 

她震愕兒子對她直言道出的一番話，內心悶悶的痛，無法接受。 

兒子一定是被行為偏差的壞朋友影響，她有必要找學校老師好好溝通瞭解。 

「成炎，你變了欸。」辛明玥一臉笑咪咪對他說道。 

「變黑了？」成炎看看一雙手臂。 

接連幾個星期日，他都跟辛家人從事戶外活動，上山或下田。 

他原本比女生白的皮膚有些曬紅、變淡褐色，但他完全不介意，甚至希望有像她一般的健康小麥

膚色。 

「哪有變黑，我才黑好嗎？」辛明玥抬起手臂，與他的相碰，撇撇嘴強調。 

她多希望能跟他交換膚色，她一直羨慕許多女生擁有白皙肌膚。她不僅天生黑肉底，又因生活緣

故常在大太陽底下奔走，更白不起來。 

假日她並非都能整天玩樂，除了照顧弟弟，也常要幫務農的爸爸到山上工作，有時則去親戚的田

裡摘些蔬菜回家食用。 

她偶爾才能完全放假，純粹玩樂。 

即使如此，成炎也欣然要跟，不若弟弟們只在一旁玩樂嬉戲，他會動手幫忙，修剪樹枝或採摘水

果、蔬菜。 

辛明玥大剌剌地將手臂與他的貼靠做比較，當她的肌膚碰到他時，他心口不禁泛上一絲異樣。 

「你變得比較愛笑，笑容多了，笑起來也很自然，看起來更帥呢！」辛明玥笑盈盈的對他稱讚。 

他望著陽光下她燦爛明亮的笑容，因她的誇讚，心口又一怔忡。 

她才是愛笑的女孩，她的笑容自然且率真。 

「妳的膚色很健康。」成炎不由得脫口道：「手長腳長，身高優勢，將來適合當模特兒。」 

因前一刻她提到，國一開學量身高，她竟已一百七十公分，那令她頗困擾，實在不想再長高，國

小時她的身高也一直是班上女生最突出一位，她總是羨慕膚色白的女生，也羨慕個子嬌小的女生。 

她不是不喜歡自己，對男同學給的「男人婆」綽號並不介懷，也較習慣跟男孩子打成一片，只不

過內心不免還是存有女孩子的心思，有時難免羨慕能穿漂亮洋裝、裙子的女孩們。 

她除了學校制服，沒有其他裙子。她不是不喜歡裙子，是不適合，國小曾穿過便服裙子，被同學

調侃，之後索性放棄裙子。 

這是第一次聽到有人誇她身高是優勢，且適合當模特兒，令她頗訝異。 

「如果是別的同學這麼說，我會當對方在開玩笑。」旁人對她的個性或外型調侃揶揄，她早就不

放在心上，一笑置之，但由成炎說出口，她不免會有一分認真。 

「我不是開玩笑，是真的這麼認為。」成炎一臉正色強調。 

雖說她現在才國一，將來變數還很大，但因母親工作緣故，他看過不少模特兒雜誌，認為自己眼

光不會偏差太大。 

妳身材高瘦、比例勻稱，手長腳長，雖皮膚不白皙，相貌算不上一眼美女，但她五官立體有特色

很耐看，其實擁有不錯的外在條件。 

「我啊，連一件適合穿的裙子都沒有，更遑論妄想當模特兒。可是聽到你這麼說，心裡很高興耶！」



辛明玥朝他開心笑道。 

「妳有想過將來要做什麼嗎？」成炎不禁好奇想知道她的夢想志願。 

「還沒有。」辛明玥輕聳肩。「現在的目標就是把書唸好，盡量考到排名不會太差的公立學校，

而私校我家是無法負擔的。」 

這是最現實的狀況。以她的能力，要考到中間地帶的公立學校，還是要很拚。 

「以你的頭腦，一定能一直保持好成績，將來第一志願肯定沒問題。」她對成炎倒是很有信心。

「你以後想做什麼？」 

「我媽希望我當醫生。」成炎先道出母親早為他規劃好的人生路。「不過，我對醫學沒特別感覺，

等有自己明確的想法，我會自己做決定。」 

過去他總聽從母親的安排，遵守母親訂定的規矩和禁忌，但他並非媽寶，他將來會更明確表達自

己的想法，做自己要做的事。 

「我想你不管做什麼，一定都能有一番傲人成就。」 

「對我這麼有信心？」成炎唇角輕揚。聽到她的讚許，他內心感到高興。 

「還好你沒立志當醫生，否則就不敢讓你這雙手來幫忙做粗工勞動。」辛明玥笑笑又道。 

「我不覺得是來勞動，這是親身體驗大自然的樂趣。」成炎欣然表示。 

他將來應該不可能務農，過去也沒機會接觸大自然，能踩進田裡觀看稻米成長、認識許多蔬菜，

還有昆蟲樣貌，又去山上瞭解果樹種植及摘採，對他來說是難得的體驗。 

以前，他只透過書籍或影片看到植物、昆蟲，如今卻能近距離接觸，就像上禮拜日在她弟弟們的

帶領下，去捉蝌蚪、灌蟋蟀，那令他覺得新奇又好玩。 

他向來認為自己心智比同齡孩子成熟，可一遇到比他小的辛家兄弟們，不由得跟他們及辛明玥玩

在一塊，享受著他曾錯過的童年時光。 

有一次跟辛明玥去田地裡摘蔬菜，那天傍晚她便簡單炒了幾盤現採的青菜，用辛父從山上挖的竹

筍煮了一鍋竹筍湯，餐桌上沒有大魚大肉，沒有特別的烹調方式，他卻吃得津津有味，對食物萌

生興趣。 

辛家其實經濟頗拮据，只靠辛父一人辛苦工作養家。辛家在附近有一塊山坡地種植龍眼、荔枝和

一些其他果樹，非收成季節時，辛父還會去工地接臨時工。 

儘管家境不寬裕，吃用都很節儉，但辛明玥和弟弟們從不曾抱怨，很容易知足，一家人樂觀快樂

地生活。 

反觀他，雖擁有人人稱羨的富裕環境，家裡有幫傭，上下學有自家司機開進口車接送，身上穿的

都是名牌，吃的都是最講究的高級食材，父親是大公司的高階經理，母親漂亮又時尚，且擁有自

己的工作室，但各自忙碌的父母，只知道一味供應他物質需求，他過得並不快樂。 

更別說，母親對他凡事干涉，總是以為他好為由，替他選擇更好的學校、替他篩選朋友、不在意

他的想法就轉學，甚至曾因此要求父親搬家。 

母親一直掌控著他的大小事，吃的用的學的，甚至未來…… 

他從小到大沒有感受到家的溫暖，直到他因辛明玥緣故，逐漸融入辛家的生活。 

辛父也一直待他很親切，甚至令他感覺比跟自己父親相處還自在。 

由於成炎幾乎每個週日都跟辛家人共度，辛家人對他總是客氣熱情招待，但他不好意思經常在辛

家白吃飯，便會用自己的零用錢買些零食餅乾帶過來，那讓辛家三兄弟更喜歡看到他。 



他們有時就待在辛家一整天，他會幫辛明玥教三個弟弟功課，更在辛明玥要求下，連她也一起教。 

他跟辛明玥成了很好的異性朋友，甚至，他發現對她的感覺逐漸不僅只是單純的友情，兩人愈相

處他愈欣賞她許多優點，對她很有好感。 

不過在學校，女同學會因辛明玥跟他太接近而嫉妒、道背後話，他便跟她保持距離。 

他在班上不若一開始那麼刻意與人隔離，稍微卸下心防，會與一些男同學交流，但泰半時候，他

仍習慣獨來獨往。 

學期結束，寒假來臨。 

成母替兒子安排滿滿的寒假行程，除了過年前夕全家出國旅行一星期外，其他時間仍排了補習和

才藝課，只有在他堅持下，仍空出星期日讓他享有一日自由。 

成母先前曾找過學校導師，問了兒子在班上交友情形，卻沒聽說他跟誰交情好。 

她從司機那兒得知兒子星期日都去班上一位女同學家，她一度以為兒子瞞著她交女朋友，但兒子

否認，且班導也沒有聽到兩人是班對的傳言。 

但她無法不追究，瞞著兒子，找個時間要司機載她前往對方家。 

她沒直接上門探訪，先坐在車內朝那房子觀望一會兒，騎樓停放一部舊腳踏車，而拉開的鐵捲門，

透過紗門便能看清辛家的居住環境。 

客廳擺著一組木桌椅，還有一座神明桌，狹窄空間顯得擁擠，牆邊也堆了不少雜物，令她不覺皺

眉。 

片刻，她看見從裡面走出來的辛明玥，大嗓門地朝樓梯口叫喚弟弟們，令她不由得又皺下眉頭。 

辛明玥兩手拎著兩袋垃圾推開紗門走出來，看見停在對面的熟悉高級房車，匆匆奔上前。 

她直接敲車窗，以為車內是成炎，訝異他今天會過來。這時間，他應該在上鋼琴課才是。 

車窗降下，車內是一名美麗時尚的女性，教認錯人的辛明玥一陣尷尬。「對不起，我以為是……」 

「妳是辛明玥吧？我是成炎的媽媽。」成母索性道出身分。 

「呃？成媽媽，妳好。」完全沒料想成母會來這兒，令她不免有些緊張，且他媽媽漂亮得像明星。 

「成炎怎麼了嗎？」辛明玥不由得想到不好的事，擔心問道。 

「他去上課。我剛好經過這附近，讓司機載我過來看看。成炎這陣子常來妳家打擾，真不好意思。」
成母狀似客套，一雙眼近距離地打量她。 

「成炎常來我家幫忙，還教我跟弟弟們功課，我很感謝他呢！」辛明玥笑笑地回道。即使他母親

態度客套，但她卻不太敢與她直接對視，美麗的成母給人一種距離和威嚴感。 

「成炎常到妳家吃飯是事實，我一時沒準備什麼禮物道謝，這樣吧，我請妳吃頓飯。」 

「呃？不用了。」辛明玥忙搖頭拒絕，要她跟初見面的成母吃飯，氣氛肯定很尷尬。 

「怎麼？不願陪成媽媽吃個飯？」一被她拒絕，成母內心不悅，感覺眼前這野丫頭不給她面子。 

「不是的。我爸今天不在，我還要照顧弟弟們。」辛明玥微低頭，語帶歉意。 

「那就帶弟弟們一起去，成媽媽請你們吃午餐。」成母索性說道。 

她根本無意跟幾個小鬼頭吃飯，是要藉此探探辛明玥，也有些話必須跟她說清楚。 

成母給人一種壓迫感，令辛明玥無法推拒，只能接受對方邀約。 

成母讓司機載他們到市區，到一間有包廂的日本料理店。 

第一次吃到日本料理的辛家兄弟非常開心，辛明玥卻無心享受美食，一再感覺到莫名的壓力，更

在用餐間，因成母幾句暗示話語，教她心口悶悶的，很不好受。 


